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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之前的“家庭小说”传统 

来源：《温州师院学报》（哲社版），2004（4） 作者：段江丽 时间：2008-10-04 Tag： 点

击： 

   [内容提要]：魏晋志怪小说中有影射夫妇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内容，志人小说中有描写家庭生活的篇

章；唐宋以来的文言传奇中有不少作品涉及到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宋元话本中有较完整的短篇家庭小

说；《水浒传》中有众多市井家庭生活的描写，它们共同构成的“家庭小说”传统为长篇家庭小说奠基

之作《金瓶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 

   [关 键 词]：金瓶梅；家庭生活；家庭小说 

 

    早在20世纪初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已经将《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称为“家庭小说”

[①]。除了《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之外，明清小说中的《林兰香》、《红楼梦》、《歧路灯》，

现代文学中张爱玲的《金琐记》、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及当代文学中李宽定的《良

家妇女》、刘恒的《伏羲伏羲》、陈忠实的《康家小院》等都不断被称为“家庭小说”，但是，迄今为

止，学术界对“家庭小说”仍没有明确的、具有权威性的界定，有的学者甚至根本不同意“家庭小说”

的说法。 

     关于“家庭小说”的概念内涵，我们另有专文讨论，在此不赘。事实上，在明清“记人事”的“世

情书”[1]（P141）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主要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它们在结构和内容方面都呈现出明

显的“类”的特征，长篇如《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歧路灯》、《红楼梦》等；

中短篇如《疗妒缘》、《醋葫芦》、《雅观楼》、《花柳深情传》以及《喻世明言》卷38《任孝子烈性

为神》，《警世通言》卷22《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卷33《乔彦杰一妾破家》，《醒世恒言》卷27

《李玉英狱中讼冤》，《拍案惊奇》卷13《赵六老舔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枭成铁案》、卷38《占家财狠

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二刻拍案惊奇》卷22《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型

世言》卷3《悍妇计去孀姑  孝子生还老母》、卷15《灵台山老仆守义  合溪县败子回头》、卷18《拔

沦落才王君择婿  破儿女态季兰成夫》等。如果因为无法准确界定而无视“类”的存在，或者因为怕冒

学术风险而不愿对这些作品进行“类型”研究，都将是一种学术遗憾。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任何小说的

类型研究都只是假定性的概念，没有固定性和绝对性，因此，不妨对一些类型概念持比较豁达的态度，

允许研究者见仁见智。在此前提下，我们对“明清家庭题材小说”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本文主要在既

有的研究成果之上，梳理《金瓶梅》所面对的“家庭小说”传统。在唐以前的志怪小说和辑轶小说中已

经有了“‘世情’因子”和“准世情篇”[2]，其中包括对夫妇关系和家庭生活的某种影射，如《神异经

·东南荒经》中“朴父”的故事：东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天初立时，

使其夫妇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露其牝，不饮不食，不畏寒暑，唯饮天

露。 

      从“男露其势，女露其牝”的惩罚方式来看，朴父夫妇是因为贪恋情欲而“懒不用意”，有亏职

守。一些神话学研究者认为，在神话的心理结构中，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的关系，有实的一面，也有虚

的一面。所谓“实的一面”，指原始初民为了生存，在社会实践中依靠直观把握世界，也能使自己的意

识和行动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说，神话作为人的本质实现过程中的精神产品，并非完全是

虚构，而是以一种折射的方式来表现原始初民的日常行为和现实状况[3]（P7-9），从而具有一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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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至于经过后人修改过的神话，则更加具有自觉的主观意识。相传为汉代东方朔撰写的《神异经》

所记多本自《山海经》，其中若干故事都能看出儒家思想的渗透。“朴父”故事具有儒家用世的思想，

更重要的是，具有警戒夫妻情欲的寓意。再如，《神异经·中荒经》描述了几种怪兽异鸟，其中有“不

孝鸟”：状如人身，犬毛，有齿，猪牙，额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背上有文曰“不

道”，左胁有文曰“爱夫”，右胁有文曰“怜妇”。这里，“孝”、“慈”、“道”等无疑属于儒家伦

理范畴，而“怜妇”“爱夫”的“不孝鸟”则明显影射了生活中只知有夫妇而不知有父母的不孝子媳。

此外，干宝《搜神记》卷5“丁姑祠”写丁新妇不堪公婆虐待自缢而亡，卷11“东海孝妇”写孝妇被婆

母诬陷下狱身死，卷15“王道平夫妇”、“河间郡男女”诸条写父母逼嫁；《幽明录》中“卖胡粉女

子”条写富家独子“宠恣过常”，“庞阿”条写庞阿妻“极妒”，“望夫石”条写贞妇痴情，“胡馥

之”条写无子的悲痛[4]，等等，都有世俗家庭生活的影子。上述夫妇情欲问题、孝道问题、子嗣问题、

婆媳矛盾、妻妾嫉妒、父母溺爱、包办婚姻等等都是后世家庭小说中常见的题材和主题，因此，我们说

在早期的志怪小说中已蕴涵着“家庭小说的因子”。与志怪小说相比，志人小说更加贴近尘世人生，更

具“世情”色彩，从中不难发现描写家庭生活的精彩片段。典型如，《西京杂记》中“文君贳酒”条

写：“文君娇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长卿素有消渴症，悦文君

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相如文君故事向来以

浪漫的“私奔”著称，冯梦龙《警世通言》卷6《俞仲举题诗待上皇》“入话”引用这个故事时强调的

则是“一个穷儒只为一篇文字上投了至尊之意，一朝发迹”的奇遇，完全落入功名富贵的俗套。可是，

从上面的引文来看，“文君贳酒”的故事还和“朴父”故事一样，具有警戒情欲的意义。相如的不能自

制与西门庆的滥情纵欲虽然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悦色”“至死”这一点上还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文君之色”导致相如之“死”，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女色祸水”的古老命题，而在后世家庭小说中广

泛存在的“老夫少妻”故事集中体现了小说家们对婚内情欲的关注，那些生命力迅速衰竭的“老夫”形

象与《西京杂记》中的司马相如形象一脉相通。 

   《世说新语》第十九“贤媛”罗列了众多女子“以才智著”[5]（P663）的故事，其中不少与家庭生活

相关，如：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

（《续晋阳秋》曰：“温尚明帝女南康长公主”）。正直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

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妒记》中同样有这则故事，

略有差别：“温平蜀，以李氏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刀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

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悽惋。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

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另敦煌本《残类书》第二种亦载此条，叙事较《世说新语》及《妒

记》更为详赡，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93页。）——《贤媛》之二十一 

     这一则描写妒妇的故事的确充满戏剧色彩，结果无论是“主惭而退”还是“我见汝亦怜”，都为后

世小说家构思“疗妒”故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甚至被直接引用。向楷先生在《世情小说史》中曾提及

《世说新语》“贤媛”中一则被小说研究者和伦理学者忽视了的故事：周浚作安东时，行猎，值暴雨，

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

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觇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

瘁，何惜一女！若联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

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

方幅齿遇。——《贤媛》之十八 

     余嘉锡先生在笺疏中引程炎震语，认为周浚娶络秀查无实据，为“诬妄”之言，因此，这则故事应

该可以当作虚构的“小说”来读。一位女子为了改变、提升家庭/家族的地位而自愿屈身为贵族作妾并疾

言厉色地要求儿辈礼遇母族，这样的故事对理解中国古代的家族文化、婚姻制度以及作者所处时代的门

第观念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络秀在《世说新语》中被列入“贤媛”，《晋书》亦“取入《列女》”，

这说明她以婚姻为手段谋取家庭/家族利益的行为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赞扬。婚姻是为了家族利益而不是

个人情感，这种观念在后世家庭小说中以各种不同形态重复出现。  

   《世说新语》第三十五“惑溺”中亦有两则故事对后世家庭小说有直接影响，一为“荀奉倩”，一为

“贾公闾”：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

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



言，冀后人未昧此语。”——《惑溺》之二 

     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

母手中鸣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他乳，遂死。郭后终无子。——《惑

溺》之三 

    据《三国志·荀彧传》“注”所引《荀粲传》所说，荀奉倩在爱妻曹氏病逝之后年余因悲痛过度而

亡，这应该是一个真实性很强的故事。荀奉倩好色轻德，或不可取，但是，他对妻子体贴入微生死以之

的情感却为后人称道，曹去晶在《姑妄言》中就直接引用了这一故事，说梅生在爱妻雪氏去世之后，

“几几乎似当年的荀奉倩，有个骨化神销的样子”。在男尊女卑以及轻视个体情感价值的大文化背景之

下，像荀奉倩这样的痴情丈夫的确难能可贵。至于“郭氏酷妒”，则至少在两个方面为后世家庭小说中

的“妒妇”故事提供了借鉴：一是捕风捉影，残害臆测中的第三者；二是遭受“无子”的报应。大概成

书于刘宋末年的《妒记》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以夫妇关系为题材的小说集”[2]（p35），原书已佚，

鲁迅先生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中辑得七则，收入《古小

说钩沉》，全部为两晋间妒妇故事，内容集中在抵制丈夫纳妾和限制丈夫交往两个方面[6]
（P43），其

一写桓温妻南郡主“拔刀率数十婢”欲刃夫妾李氏；其二写王导妻曹夫人“命车驾将黄门及婢二十人，

人持食刀”，直捣夫妾及其子女们的住所；其四写武氏因为丈夫赞美桃树“华叶灼耀”而“使婢取刀斫

树摧折其华”；其五写一位京邑士人的妻子对丈夫小则骂詈，大必捶打，并且用长绳系住丈夫的脚，遇

事呼唤即牵动绳索；其六写庾氏因为丈夫“宿行”，即“杀二儿”，并且不准丈夫与任何人“近手”、

“共床坐卧”及“接膝共坐”；其七写刘氏经常杖击丈夫，而且规定杖击时丈夫必须将双手放在固定的

位置不动，这些女子的悍泼行为和丈夫的惧内情态充满诙谐幽默的喜剧色彩，对《疗妒缘》、《醋葫

芦》、《醒世姻缘传》以及《姑妄言》等小说中的“惧内”故事在情节内容和叙述风格上都有直接的启

发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则：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公有别房宠。公既深好声乐，不能令节，后遂

颇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生等微达此旨，共问讯刘夫人；因方便称《关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

知以讽己，乃问：“谁撰此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

此语也。” 

 

      刘夫人可谓妒妇中之智者，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女子“不忌之德”，根本就是不合理的男性

“话语”。余嘉锡先生在《世说·贤媛》笺疏中说，“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

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考之传记，晋之妇教，最为衰敝”[5]（P663）；干宝《晋纪总论》说：

“其妇女……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妬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

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看来，在“经学衰微，玄学兴盛，人的个性

意识被发现并得以自觉的发展”[1]（P113）的魏晋时代，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家妇教妇德的拘

束，有较强的自我意识。遗憾的是，无论思想界还是小说研究界对魏晋时期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话

题似乎都较少关注。《宋书·后妃传》云：“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忌

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此《妒妇记》即《妒记》，其编撰目的是为了警戒妒妇重建和维

护封建夫权，但是，客观上却为我们解读两晋时期的婚姻生活尤其是女性的心态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婚姻生活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套用向楷先生“准世情篇”的说法，我们不

妨将《世说新语》和《妒记》中主要描写夫妇关系的篇章称为“准家庭小说”，之所以为“准”，是因

为它们只是一些短小的“佚事”。 

     在唐五代传奇中，《莺莺传》、《李娃传》等主要描写进入婚姻之前的爱情；《霍小玉传》侧面描

写了门阀制度对爱情的扼杀；《柳氏传》、《无双传》等主要描写夫妇在乱世中的悲欢离合；《步非

烟》主要描写不幸婚姻对女性的摧残以及生死以之的婚外情，这些作品都与婚姻家庭有所关联，有些作

品甚至不乏对家庭生活尤其是夫妇关系的细节性描写，但是，故事的焦点以及主题都不在婚姻家庭本

身，而在人物命运和情感之“奇”，因此，不能说是家庭小说。两宋及元明文言传奇的情形也大致如

此，不乏有关婚姻家庭的内容，却很少有完整的描写日常家庭生活的作品。不过，元代文言传奇《娇红

记》的情况有点例外，虽然它是一部典型的爱情悲剧小说，但是，爱情故事的背景却是家庭而非妓院或

其它。有论者指出，《娇红记》的篇名由王娇娘和其侍女飞红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金瓶梅》的

命名很可能是受此影响。再有，申纯和王娇娘是一对表兄妹；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止是才貌互悦还有心心



相印的成分；他们的爱情在家庭的背景下展开，与家庭的命运相关；他们的爱情以悲剧告终，悲剧的原

因来自家庭和社会，诸如此类，都让人联想到宝黛故事。因此，很难说《红楼梦》没有受到它的启发[2]

（P119-120）。也许是由于文言过于简炼典雅，无法对日常生活中细节的、个别的事件进行逼真的叙

述，更加无法摹仿俚俗的日常对话，因此，琐碎的家庭生活始终不能成为文言小说描写的“焦点”。白

话则不然，它具有“直接的、家常的、甚至土气的魅力”，正合适“用于特写性的叙述和对话”[7]

（P14），因此，成熟的家庭小说似乎注定只能出现在白话小说之中。宋元小说家话本[②]中的《快嘴李

翠莲》写李翠莲与父母、邻居、兄嫂、先生、媒人、公婆、丈夫、伯姆、小姑等诸多人物的矛盾冲突，

最后因“调嘴弄舌”被夫家休弃，又不容于娘家，只好出家做了尼姑。《合同文字记》写刘天瑞夫妇带

着幼子刘安住外出逃荒，客死异乡，刘安住成为他人养子，长大之后背着父母的骨殖返乡认亲，伯母王

氏为了独占家产给自己与前夫所生之子，不认侄儿并将其打伤。刘安住在岳父帮助下告官，在公堂上仍

维护伯父伯母，包公感其孝义，为他向朝廷请旌赠官并令其与伯父一家团圆。从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来

看，这两个作品都已经属于较典型的家庭小说。此外，还有许多作品涉及到家庭题材，如《三现身》写

孙押司妻子和情夫一起谋害亲夫；《山亭儿》写主仆交恶；《错斩崔宁》写刘贵家道衰落之后的贫况；

《简帖和尚》写皇甫松落人圈套休弃妻子；《刎颈鸳鸯会》写蒋淑珍淫荡无度被丈夫杀害；《错认尸》

写乔彦杰好色贪淫，娶妾败家；《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写不协调的老夫少妻型婚姻；《闹樊楼多情周胜

仙》写周大郎对女儿婚事的干涉，等等。值得说明的是，现存话本的断代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

程毅中先生审慎而有说服力的考证，上述作品都可断定为宋元之作，其中有一些虽然经过明人的修订加

工，但“主体尚存宋元旧观”[8]（P32）。上述话本对后来的家庭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的经过加

工，直接成为较典型的家庭小说，如清代家庭小说《清风闸》即是模拟和发展《三现身》的情节结构而

成。更多的情形是，这些作品中有关家庭生活的素材和细节被后世家庭小说直接借用或变形化用，如：

李翠莲“打先生、骂媒人、触夫主、毁公婆”等细节与薛素姐的行藏非常相似，《快嘴李翠莲》“酷

谑”的叙述风格也被《醒世姻缘传》直接继承。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家庭题材小说《金瓶梅》与这些话

本小说的关系尤其引人注目。根据韩南先生的研究，《刎颈鸳鸯会》和《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即《志

诚张主管》）都被《金瓶梅》借用。需要补充的是，韩先生认为，《金瓶梅》对《刎颈鸳鸯会》，引进

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它的引首词以及开头结尾的评论”[9]，而事实上，两者在“故事本身”也存在

许多相似之处：首先，蒋淑珍和潘金莲都是十分淫荡的女人，都与多位男子通奸最后因奸被杀；其次，

蒋淑珍病中两次见到死于自己淫欲的两位男子（情夫和前夫）前来索命，李瓶儿病中也多次梦见前夫花

子虚索命（第59、60、62回）；再次，《刎颈鸳鸯会》说，在花柳丛中行走要“深谙十要之术”：

“一要滥于撒镘，二要不算工夫，三要甜言美语，四要软款温柔，五要乜斜缠帐，六要施呈鎗法，七要

粧聋做哑，八要择友同行，九要串杖新鲜，十要一团和气”；《金瓶梅》中王婆说，偷情“要五件事俱

全，方才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驴大行货；第三，要邓通般有钱；第四，要青春小少，就

要绵里针一般，软款忍耐；第五，要闲工夫”（第3回），“五件事”显然是对“十要之术”的概括。 

     正如程毅中先生所说，“宋元小说家话本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细节描写的逼真与如画，用写实

的手法再现了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社会风貌和生活习俗”[8]（P15）。因此，对《金瓶梅》等长篇

家庭小说来说，宋元话本不止在素材和主题上作了充分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在叙述语调和描写方法上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如：殿直从里面叫出二十四岁花枝也似浑家出来，道：“你且看这件物事！”

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简帖而和两件物事度与浑家看。那妇人看着简帖儿

上言语，也没理会处。殿直道：“你见我三个月日押衣襖上边，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小娘子道：

“我和你从小夫妻。你去后，何曾有人和我吃酒！”殿直道：“既没人，这三件物事从那里来？”小娘

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举，一个漏风掌打将去。小娘子则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将入

去。——《简帖和尚》 

     一日，正值清明节日，张学究夫妻两口儿，打点祭物，同安住去坟上祭扫。到坟前，将祭物供养，

张学究与婆婆道：“我有话和你说。想安住今已长成人了。今年是大通之年，我有心待交他将刘二两口

儿骨殖还乡，认他伯父。你意下如何？”婆婆道：“丈夫，你说得是。这的是阴骘勾当。”夫妻商议已

定，交安住：“拜了祖坟，孩儿然后去兀那坟前，也拜几拜。”安住问云：“父亲，这是何人的坟？”

……学究云：“孩儿且住，我说与你：这是你生身父母。我是你养身父母。你是汴梁离城十里老儿村居

住。你的伯父刘天祥。你父刘天瑞同你母亲刘二嫂，将着你——年方三岁，十五年前，三口儿因为年



歉，来俺家趁熟。你母患脑疽疮身死，你父亲得天行时气而亡，俺夫妻两口儿备棺木殡葬了，将孩儿如

嫡亲儿子看养。”不说，万事皆休，说罢，安住向坟前放声大哭，曰：“不孝子那知生身父母双亡！”

学究云：“孩儿不须烦恼！选吉日良时，将你父母骨殖还乡，去认了伯父刘天祥，葬埋了你父母骨殖。

休忘了俺两口儿的抚养之恩。”安住云：“父亲母亲之恩，过于生身父母，孩儿怎敢忘恩？若得身荣，

结草衔环报答！”道罢，收拾回家。——《合同文字记》 

     婆婆听得，半晌无言，欲待要骂，恐怕人笑话，只得忍气吞声。耐到第三日，亲家母来完饭。两亲

相见毕，婆婆耐不过，从头将打先生、骂媒人、触夫主、毁公婆，一一告诉一遍。李妈妈听得，羞惭无

地，径到女儿房中，对翠莲道：“你在家中，我怎生吩咐你来？交你到人家，休要多言多语，全不听

我。今朝方才三日光景，适间婆婆说你许多不是，使我惶恐千万，无言可答。”——《快嘴李翠莲记》 

     这妇人自庆前夕欢娱，直至佳境，又约秉中晚西相会，要连歇几十夜，谁知张二官家来，心中气

闷，就害起病来，头疼、腹痛、骨热、身寒。张二官颙望回家将息取乐，因见本妇身子不快，倒戴了一

顶愁帽，遂请医调治，倩巫烧献，药必亲尝，衣不解带，反受辛苦似在外了。且说秉中思想，行坐遑

安，托故去望张二官，……张二官赴席。秉中出妻女奉劝，大醉扶归。以后还了席，往往来来。本妇但

闻秉中在坐，说也有，笑也有，病也无。倘或不来，就呻吟叫唤，邻壁厌闻。张二官指望便好，谁知日

渐沉重。本妇病中，但瞑目，就见向日之阿巧支手某二郎偕来索命，势甚狞恶。本妇惧怕，难以实

告。——《刎颈鸳鸯会》 

 

     上引四篇宋元话本中的片段，均出自清平山堂刻本，其成书不会晚于嘉靖二十六年[10]。就算在流

传过程中经过修改加工，也成型于《金瓶梅》之前。与诗歌、散文、戏剧相比，小说的特点“是用语言

摹写人生幻象”，“其直接目标就是刻画人物，展示环境，表述事件的发展过程，描述种种具体可感、

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11]（P151、152）。从这几段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成熟白话小说的特

点，它们所处理的都是文学传统中既有的素材，主要的特点体现在语言方面，其中，叙述者的概述和评

论用的是文白相间的中性语言，比纯粹的文言显得开阔顺畅；人物对话则是用“谐于里耳”(冯梦龙《警

世通言·叙》)的白话，通俗自然甚至琐屑“土气”，两者结合，使故事和人物个性都变得更加真实可

感。《金瓶梅》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自然琐碎的笔墨描写卑俗琐碎的日常家庭生活，这里有意识地选

取了宋元话本中描写“家庭生活”的几个片段，目的是要说明它们对《金瓶梅》具有“先行”的意义。

当然，对《金瓶梅》来说，更直接的启发也许来自《水浒传》。《水浒传》对《金瓶梅》的影响，除了

武松—潘金莲故事以及其它若干故事片段的引进和移植之外，还有它对市井风情尤其是众多家庭故事绘

形绘色的描写，对此已有众多论述，不赘。 

    综上所述，魏晋志怪小说中包含有影射夫妇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内容，志人小说中已有描写家庭生活的

篇章；唐宋以来的文言传奇中不少作品涉及到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宋元话本中已经有较完整的短篇家

庭小说；《水浒传》中有着众多市井家庭生活的描写，这些就是长篇家庭小说奠基之作《金瓶梅》所面

对的“家庭小说”传统，它们“合力”提供了众多有关家庭的素材和主题，其中宋元话本和《水浒传》

还提供了叙述方法和语调上的艺术借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像“家庭小说”不止是描写家庭一样，

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方法，对《金瓶梅》产生影响的绝对不止上面述及的内容，我们所关注的只是

“家庭”这一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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